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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秋天，我追随着乔伊斯的足迹，来到了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进行为期半年的交流学习。	
							之所以选择爱尔兰，选择都柏林，是因为这是在我英语文学的学习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国家和城市。爱尔兰是一个小国，处在欧洲边
陲，所占面积不过四分之三个小岛，人口还没有我家乡武汉的一个区多，在这狭小的翡翠之岛上却产出了众多伟大的作家与诗人——叶
芝，王尔德，贝克特，萧伯纳……当然，还有詹姆斯·乔伊斯。在2017年的冬天，我第一次接触到乔伊斯的作品《都柏林人》，就被他
细腻的文字与思绪吸引，《死者》中的雪不仅落在了爱尔兰的原野，也跨越时空，飘落在我新开垦的文学田野上。再后来，我又读了他
的《青年艺术家自画像》，在读到第四章结尾处，作者不断成长的叙述语言与创作语言终于融为一体，如花瓣般一片片绽放，又如海浪
一阵阵拍打着意识的岸边，在闷热的夏日午后在寝室的床上昏昏欲睡的我翻下了床，走到窗边，就此坚定了我在文学研究道路上走下去
的决心。因为此，我也一直想到爱尔兰都柏林，感受孕育作家们的城市的呼吸，也看看这个乔伊斯总想着逃离却总也忘不了的，在他笔
下永恒的城市。同时，我也希望这份经历能为我理解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所帮助。	
							到都柏林的第一天就下着雨。从布满水滴的窗户向外看去，乔伊斯笔下的阴郁和颓唐开始显现——灰色的天空，连排的形制单一的
房屋，还有随处可见的关着门的酒吧。在利菲河畔不时响起的海鸥鸣叫声里，这座城市好似如百年前一样，瘫痪而无可奈何。可是，在
雨后初晴的时候，一道彩虹又连接到了现代的爱尔兰：自由而开放，街边的房屋有着五颜六色的门（据说是为了醉酒的人能在晚上找到
家门），全欧洲最年轻的人群在城市里穿行，寻找着斑马线红灯下没车通行的间隙奔跑而过，在城市中央，用不锈钢打造的都柏林尖塔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也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可能性的国家，2015年便通过全民公投决定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也拥有着谷歌等科技公
司的欧洲总部，吸引着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年轻人在这里创造未来。事实上，爱尔兰今天正横跨在保守和现代之间。天主教传统和现代
性在这里共存，中世纪教堂的塔尖与都柏林尖塔共同组成了都柏林的天际线，大学里对新式思想的追求和对传统的守护同时展开。	
							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无疑是这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焦点。她是全爱尔兰最古老的大学，却是由伊丽莎白女王建立的新教学院，与
当时国内主要的天主教环境格格不入。四百多年来她一直站在爱尔兰思想的前沿，但她也守护着非常多的旧时典籍，老图书馆的拱形屋
顶下中世纪卷轴和分列的作家和思想家雕像象征着学院的人文基础。在这里学习我有幸和埃德蒙伯克，王尔德，萧伯纳等人成为校友，
也跟着他们的足迹对大学有了新的思考。	
							我在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修读了四门课程，一门从文体入手的文学导读，一门中世纪文学，一门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转变，
还有一门法语课。这里的课程设置分为两部分，一是在大班进行的讲座制授课，二是分成不超过十人的小班由教授或助教带领的讨论
课。在这里的学习真正地让我体会到了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文学研究者与我们之间的差距。这件在文学导读课上的诗歌部分最为明显，
教授从多个维度：文体，形式，格律，语言，韵律，排布等研究诗歌，真正地通过文体和形式之间的传承再分析到语言内部的各个元素
（修辞，音韵，标点，长短.......）不仅勾勒出各首诗在文化背景中的位置也通过不同的互文关系分析出诗歌所传递的意思和解读的多种
可能，令人叹为观止。不得不说，在中国学习英语文学的学生很难培养出对英语如此细腻的敏感性。藉由这次机会我也得以从对文学的
钻研中后退一步，在与同学们的交谈中重新以一个读者的身份面对作品，思考阅读体验本身。在其他的课上，圣三一学院也给了我很多
的机遇去实地体验所学知识的文化氛围，比如文艺复兴课上得以亲眼见到乔纳森·斯威夫特所手写批注的书籍。在最后的考核阶段中，我
也通过一个多月的资料阅读和分析，交出了两篇我较满意的论文。	
							在爱尔兰追寻我所钟爱的作家们的足迹也是我的一大乐趣。在周末和假期时间里，我拿着一本本的书，按着词句到了爱尔兰的很多
角落。山下的墓园，河边的公寓，眺望城市的山坡...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当我走到了《青年艺术家自画像》里第四章末尾，乔伊斯觉
醒的海滩。顺着木桥走到阴暗的爱尔兰海边，太阳落下夕阳斜射变成粉紫色的那一刻，伴着不断拍打岸边的海浪，我也成为了文学的一
部分。


